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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也
是常州“武北惨案”75 周年祭。每每想
起我亲历的这次惨案，不由悲从中来，
这次惨案给我村百姓造成的灾难伤
痛，永难忘怀。

1945 年秋，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
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不料虎去狼来，
魏村马庄湾的老百姓却遭受到一次比
日寇侵占时更大的灾难。一支由伪军改
编的番号为“镇波军”的国民党部队，趁
我新四军渡江北撤之际，穷凶极恶窜至
武北魏村沿江地区，妄想在新四军渡江
之时实施偷袭阻挠。匪军团部设在魏村
镇，我们马庄湾村约驻100多名匪军，
村上所有公房，大户人家的厅屋都驻满
了匪军。他们为防村民通共报信，实行
全村戒严，村民只准进不准出。我地下
党人员机智勇敢，仍把敌军部署情况悄
悄传送到新四军指挥部。

10 月 3 日中午，正当大家吃午饭
时，村外突然响起机枪的猛烈扫射声，
老百姓吓得躲的躲，藏的藏。新四军采
取速战速决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几分钟就攻入敌人驻防地，正在大
鱼大肉饱餐之敌，听到枪声，尚未缓过
神来，已成瓮中之鳖。新四军押着被俘
的百余匪军，以及缴获的一批武器弹
药，迅即撤离。乡亲们正为新四军凯旋
兴奋时，没想到杀身之祸转瞬即至。一
时间，又是枪声四起，从魏村街上赶来
增援的大批匪军像野兽一样，对老百姓
进行疯狂报复，烧杀抢掳，无恶不作。他
们不问青红皂白，见房屋就放火焚烧，
见青壮年就举枪扫射。顿时，村中火光
冲天，哭喊声震天。村民四处奔逃，13岁
的我也跟随大人逃离村庄，一口气跑出
七八里地，到安家舍茅草坝落脚避难。
当地民风淳朴，见我们是逃难乡民，深
表同情，招待我们吃饭住宿。第二天天
刚亮，大家都心神不定，因惦念着家庭
和亲人，当即辞别好心人往回走，边走
边打听魏村匪军的情况，确认匪军撤
离的消息后，方敢回到村上。

一进村，只见场头上横七竖八躺着

许多尸体，乡亲们怕匪军卷土重来，都
不敢收尸，只得暴尸野外；被烧毁的房
子还冒着焦烟；个别妇女怀抱孩童守着
死去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
惨不忍睹。我家房子虽幸免遭毁坏，但
晒场上的粮食、衣被均被匪军烧光，以
后的生活，举步维艰。又闻，相邻的楼下
村有七八位中老年农妇，听到密集枪
声，被吓得聚集一起躲在一间房屋的桌
子和床底下，当“镇波军”破门搜查时，
杀红了眼的匪徒，将她们统统残杀于屋
内，其残暴甚于兽。这场灾难，我村被匪
军烧毁房屋50多间，贫苦农民陈纪仁、
陈腊元、陈全大、陈海大、陈鹤松等 13
人被残杀。再加上楼下村、小刘家村、滕
沟村等周边村庄共遭敌枪杀30余人。
此次惨案，给我村遗留下寡妇6人，造
成众多家庭失夫丧子，5门绝嗣断后；大
片田园荒芜，无人耕种；村民生活雪上
加霜，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镇波军”
打算龟缩常州，行军至百丈乡时，又遭
从天目山北撤的新四军伏击。据被拉
夫逃回来的乡亲讲，当匪军蜂拥通过
百丈乡大刘桥时，突遭新四军前后夹
击，机枪、步枪、手榴弹像雨点般炸响
敌群，只见匪军像排门一样纷纷倒下，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百丈大捷”共击
毙匪军1000余人。

为讨还血债，“百丈大捷”后，新四
军领导机关顺应民意，将两个被俘的

“镇波军”头目押解到我村召开公审大
会。公审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响
彻云霄。据了解，其中一个胖墩墩的家
伙是匪团长，另一个是参谋长。会上，
新四军代表当众宣布将两匪首“斩立
决”，立即将他们五花大绑押至一乱葬
坟上，新四军战士举起大刀，致其身首
异处，大快人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马庄湾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
业，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悲壮业绩
和牺牲精神，永载史册。

往事钩沉 / 陈建新

亲历“武北惨案”

萝卜干是常州的特产，尤以产于
新闸者最负盛名。新闸萝卜干所用的
红萝卜，是北方人常说的水萝卜，鸭蛋
形，中间饱满两头小，表皮通体鲜红色，
根须为白色；萝卜缨呈深绿色，长条形，
边缘带锯齿，茎杆挺直，玫红色的经络
分明。一棵萝卜一般有五六片叶子，舒
舒展展，在秋冬的风里招摇。萝卜开种
却是在暑气难耐的公历八月十五到二
十之间，具体细节我毫无概念。只记得
爸爸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就出门了，布
袋子里装的是萝卜籽，土黄色小颗粒，
偏扁。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新闸
一带家家户户要吃一种面食，俗称“亮
月饼”——状如满月，圆圆扁扁，以剁碎
了的“萝卜芥芥”（方言，即萝卜秧）做馅
儿，表层沾了黑芝麻，放油锅煎成两面
焦黄。田里的萝卜秧在五叶期（大概两
寸高）就得删去大半，“删芥芥”是这里
的农民这段时间必干的一件农活儿。萝
卜秧密密匝匝，不利于果实生长，得删，
删下的萝卜芥芥就成了饭桌上的菜，焯
水凉拌，味微苦，还有一股浓重的生萝
卜味儿，口感并不好，小孩子都不愿意
吃。但“亮月饼”的吃口不错，表皮的香
脆中和了馅儿的苦涩。

萝卜成熟已经是北风呼啸的小
雪节气。太阳好的日子，就该收萝卜
了，时间很紧。萝卜先从土里拔出来，
把茎叶拧掉，晒在地里。这时候的茎
叶已不宜给人食用，各家都拿回去切
碎烧熟，成为猪食的主料。太阳下晒
了一天，萝卜上沾的泥基本干了，一
拍就簌簌地往下掉。拔萝卜并不是重
活儿，跟儿歌里唱的不同。需要“嗨哟
嗨哟”用力气的活儿是把萝卜运回
家，记忆里干的最苦的农活儿就是和
哥哥一起抬萝卜。当天拔下的萝卜必
须连夜拿回家，无论第二天下雨或天
晴，萝卜都不宜留在地里。大人用苗
篮挑，哥哥拿了个藤条筐和我一起
抬。筐子半米多深，上部稍宽，底部微
窄，边沿凸出来，便于抬起。哥哥比我
大三岁，力气大，我从小瘦弱，手上没
劲儿，抬起一筐萝卜真的感觉有千斤
重，再加上地里高低不平，一脚深一
脚浅，走不了几步就要歇一歇。哥哥
先是生气，骂我没用，见我要哭，气咻
咻地搬起筐子就走。我再追上去，帮
着抬一段，就这样走一段歇几回，吃
力地把一筐萝卜运到家，又折回地
里。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星光遍地，
但乡村旷野的黑夜没有任何诗意，我
感到的是阵阵恐惧，因为我心里清楚
地知道哪一块地里有堆得高高的坟
墓，哪个坟还是几个月前的新坟。越
恐惧越想努力赶上哥哥的脚步，早忘
了两只手已经被西北风吹得冰凉、被
藤条筐的边沿磨得生疼。

萝卜都从地里收回家了，先在进
门的堂屋靠墙堆放，原本一家人用来
吃饭的八仙桌竖起来，摆在过道处，以

防萝卜滚动。堂屋里的萝卜堆得满满
当当，仅留米把宽的过道。又开始往存
放粮食、农具的那间屋里堆，再放不
下，就直接堆在门外屋檐下，用一块毡
布盖上。这时候，腌萝卜干的工作才真
正开始。

每家每户腌萝卜干的活儿步调完
全一致，一家人自然分工，配合默契。
先由老人清理萝卜，每一个萝卜都要
用刀把连接萝卜缨的部位切除，根须
也要切去，沾在萝卜上大块的泥也要
剥去，然后丢进放在一边的苗篮里。弄
满两苗篮，壮年男子就挑着去河边码
头上洗萝卜，连萝卜带苗篮丢进水里，
一手拉住苗篮上的绳子，一手拿平时
放在灶堂里用来耙灰的灰耙头使劲捣
鼓，一会儿工夫，萝卜上残留的泥都掉
了，出落得水灵灵的，颜色红亮，这就
算洗好了。

一担萝卜挑回家，倒进家里的大
小篮子里，女人们就该忙着切萝卜了，
冬天的夜晚，家家传出切萝卜的声音。
家里的长条凳竖放，凳脚抵住大盘篮，
女人就坐在凳子这一头，左手边放着
一篮子洗干净的萝卜，凳子另一端当
砧板，将萝卜竖切，一分为二，先拿起
一半，仍然竖切，切成桔瓣状的薄片，
切下的萝卜片直接掉进了大盘篮里。
大盘篮快满时，拿篮子盛起走进院子，
这里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木盆盐水，这
个木盆是专门用来腌萝卜干的，过年
前杀猪也用来烫猪毛。萝卜片倒进盐
水里，还要用灰耙头推一推，保证每一
片都浸泡在盐水里。

第二天早上，一家人要干的活就
是晒萝卜干。昨晚腌上的萝卜片先从
盐水里捞出来，放在篮子里沥水，待再
无滴水时，就抬到后门外各家的菜地
里。前几天这里早就打下了几根木桩，
铺上了芦箯。萝卜片倒上去，又用晒粮
食时用来翻动粮食的竹制招耙头拨拉
拨拉，保证每一片萝卜都能曝晒在太
阳底下。下午太阳西沉之前，就该去

“折”萝卜干了。“折”萝卜干需要两个
人配合，一人站一边，同时用两手分别
抓住芦箯的两端往中间拉，萝卜干就
聚拢到一起了，再把芦箯合上，萝卜干
就这样留在地里。第二天太阳出来再
把芦箯打开，用招耙头拨散了继续晒。
一般好太阳下晒三天，萝卜干就可以
收回家了，这时候的萝卜干叫“白片”

（也叫“卜片”）。
“白片”收回家的第二天，就要拿

去卖，地点只有一个——常州酱品厂
在新闸街上设的收购点。最初这个点
设在“下塘”的潘家巷，如今的北港街
道境内。新闸位于古运河两岸，南岸称

“下塘”，北岸称“上塘”，红萝卜最早的
产地就在潘家巷一带，后来运河南北
岸普遍种植，并形成一种共识：沿运河
北岸，东起五星桥、西至连江桥的狭长
地带，是红萝卜最好的产地。

江南风物 / 谢燕红

新闸萝卜干（上）

昔日知青聚会，故友送我一张当
年我们在乡下放电影的照片。那情那
景，犹如昨日，历历在目，特别是我在
绸缪公社阴山大队东社生产队放映

《红楼梦》的往事，更是萦绕心头，难
以忘怀。

一

197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
我正在公社电影放映队的小办公室里
忙碌着，准备晚上下乡放电影的事。突
然，公社史再根秘书叫我接电话，电话
是溧阳县影剧公司影片发行科的秦科
长打来的，告诉我说，三天后排了一部

《红楼梦》给我电影队，映期只有一天。
临挂电话时秦科长还特地加了一句，
你们可是全县第五家放这部电影的
啊。好家伙，全县四十多个公社、场圃，
新片一轮下来就要一个多月，我们名
列第五，大好事啊。放下电话，我和史
秘书两个人都十分高兴。

回到放映室，我把好消息告诉了
队友老段。好事喜从天降，可烦恼也接
踵而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电影，谁不想先睹为快啊，全公社这么
多放映点，我们安排在哪儿放映呢？我
和老段认真地琢磨起来。当时农村生
活条件十分艰苦，农民要吃顿猪肉也
很困难，可条件再差，各个村、队，对我
们放映员却像对待“大头亲家公一
样”，客气得不得了。一般我们都在大
队书记或生产队队长家里用餐，饭桌
上有肉、豆腐、鸡蛋等，再添几个刚从
田地里采摘下来的素菜，有时还炒点
黄豆、花生米什么的做下酒菜。每次饭
后，我们按照规定，把二角钱和半斤粮
票放在桌子上。吃完饭我们离开后，
村、队干部大都会追到放映场上，把钞
票、粮票又悄悄塞到我们俩的衣袋
里。盛情难却，我们也就心照不宣，默
默收下。他们这样做图个啥？不就是
乡亲们都盼着我们送电影到家门口
吗？两人考量再三，觉得《红楼梦》还
是放在阴山大队的东社生产队放映
好。对此决定，史秘书也点头同意。

二

放映点定下来以后，一系列的准
备工作有序开展。

为了把这一好消息及时带给东
社的社员，我跑到绸缪街上的供销
社，在生产资料门市部找到正在买化
肥的东社生产队的社员们。大家听我
一说，一个个高兴地跳了起来。二楞
子问生产队的会计，红楼梦是什么意
思，会计说，这你还不知道，就是一帮
人在红楼里做梦呗。在场的社员听
了，都大声笑了起来。后来队长告诉
我，那天社员们挑化肥可来劲了，两
百斤重的化肥，大家脚步轻松，七里
远的路程，一个“嘣子”就到村上了。

那天，我们在金星大队放映战斗
故事片《侦察兵》，当电影放到最后一
卷时，我拿起话筒说：“观众同志们，
今晚的电影是最后一卷了，散场后请
大家路上注意安全，明天我们在东社
村放映古装越剧片《红楼梦》，全公社
只放一天，欢迎大家去看。”话刚说
完，就引来场上一帮年轻人的叫好
声。电影刚一放完，我们收拾一番后，

东社生产队派来的五位精壮小伙子，
就分别挑起放映机、抬着发电机，兴冲
冲地往自己的村庄去了。

放映消息通知下去以后，我和老
段就开始保养机器。村上放电影，放映
工作是不能出半点纰漏的，要是电影
放到一半因机器故障停了下来，那影
响可就大了，所以准备工作来不得半
点马虎。放映前一天，我们按照分工，
再次对发电机、放映机进行了细心检
查与保养，连放映灯泡也换了个新的。
万事俱备，只等着明晚开机放映。

根据县里的排片安排，放映当天
由我们进城取片。早上六点钟，我坐
上了绸缪开往溧阳城里的轮船。那时
候乡下还没有通公路，轮船是老百姓
的主要交通工具。那班轮船是早上五
点从后周开过来的，六点到绸缪，七
点到别桥，八点多钟能到达城里南门
的轮船码头。船到城里后，我抓紧办
了点事，简单吃了点东西，不到十点
钟，就赶到了城中心人民电影院后面
的影剧公司办公楼，等待《红楼梦》拷
贝的到来。

三

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聊聊天，不
知不觉就过了十一点。拷贝是从离城
较近的后六公社电影队送过来，照理
应该早就到了。我问秦科长，怎么片
子还没有到呀？按照规定，每天上午
十一点前，各电影队要到公司换片，
否则路远的公社、场圃就来不及赶回
去放电影了。如果误了事，那就是事
故，得挨批评。

秦科长也有点急了，拿起电话追
问了起来。一问，后六那边出状况了。
原来，昨晚的电影一结束，机器被一个

大队挑去，另一个大队则把放映片抢去
藏起来了，理由是都要看《红楼梦》。我一
听，急得直跺脚，今晚我们公社必须放映

《红楼梦》的啊，拿不到拷贝如何是好？
时近下午两点，再过半小时，返回

后周的轮船就要鸣笛起锚了。焦急等
待，忧心忡忡，直到三点多钟，后六电影
队的战友才气喘吁吁地赶到，横对不起
竖对不起地说：“公社的公安特派员陪
我们到村上，找大队干部做工作，最后
才把藏在社员家里的片子找到，我就急
忙送了过来。”

拷贝终于到手，轮船却已经开走了。
城里到东社村三十多里路，如不能及时
赶回去，电影就放不成了，可村里的人已
经纷纷到放映场放板凳、占位置了，周围
好几个大队、生产队的社员也正陆续往
东社村赶呢。

公司领导得知情况后也着急起来，
秘书马田洪说：“小朱，你别急，我来想想
办法，不知是否能成。”他拎起电话，直接
打到水上派出所，向所长求援。所长说小
汽艇刚从上黄出任务回来，汽艇驾驶员
都准备下班了。马秘书和所长说明了原
委，提出请他们的小汽艇送一下片子。所
长也是个电影迷，听说乡下那么多社员
在等着看电影，也深受感动：“农民兄弟
的事，我们应该帮一把的。”大喜过望的
我拎着片箱，和马秘书急急忙忙赶到了
荷花桥旁的水上派出所，二话不说，直接
上艇，一路上水花飞溅，直奔绸缪。

四

到绸缪已是傍晚六点多钟，天快黑
了，我请父母赶紧烧饭给马秘书和驾驶
员吃。那时候，圩乡的路不好走，也找不
到自行车，就是有，天黑路难走，也不安
全。情急之下，我把拷贝箱往肩上一放

直奔东社而去，近十里地，五十分钟不
到就跑到了。

放眼望去，新做的场院上，密密麻麻
都是人，估计有两千观众，银幕反面刚收
割完的稻田里也站满了人，少说也有几
百人。由于人太多，一些观众干脆爬到了
粗壮的泡桐树上。电影队的喇叭里，正在
播放着“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曲子，全场
观众就等影片的到来了。

队里的几位干部早就在路口等着，
看到我，赶快接过拷贝，口中叫着“让一
让、让一让”，护着我直奔场中央的放映
机旁。我顾不上吃晚饭，也没喝一口水，
便在放映机旁熟练地操作起来。挂片、装
片，放映机马达一转，把机旁“节节高”上
的换片灯一关，一拧开关，一束光柱直射
银幕。银幕上，贾府大门缓缓打开，“红楼
梦”三个大字迎面扑来，喇叭里响起优美
的越剧旋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放映机在沙沙地转动着，影片的情
节在不断推进。二楞占了个好位置，就坐
在放映机的旁边，边看边轻声和三丫头
说：“你看，红楼的排场多大，女的特别多
也特别漂亮，连哭带笑的，真不明白她们
生活条件这么好，可心情却是这样糟
糕。”他最后来了一句，“有一点我是看明
白了，就是当初会计跟我说的肯定不
对。”听到此，我也默默地笑了。放映中
间，队长把一大碗饭、一大碗肉菜送到放
映机旁。这时候，我才觉得既累又饿，我
端起饭碗，一边看着机器，一边大口大口
地吃了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电影，丰富
了枯燥的乡村生活，给广大社员群众带
来精神享受，也成了我知青生涯中一道
抹不去的美好记忆。有时候，我真想再回
到从前的绸缪、回到东社，操起放映机，
为乡亲们放一场电影，再感受一下农村
人那特有的纯朴和快乐。 作者供图

流年碎影 / 朱为人

东社村放起了《红楼梦》

小时候，去街上洗浴是一件非常
值得期待和快乐的事情。那时，在农
村乡下，整个一冬只有那么一两次洗
浴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深刻体
会的。

由我们家向北约四五里地的地
方，有一小镇，叫西石桥，虽不出名，却
是常澄路——从常州到江阴唯一一条
石子马路上的一站。镇上舟车交汇，人
来人往，是一交通要冲，算得上是一座
热闹的水乡小镇。

年关来临时，学校也放寒假了，镇
上传来消息：沉寂大半年的浴室开汤
了！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父母终于慷慨
大方地给我一角或两角钱，答应我与
村上一群十来岁的小伙伴一同去小镇
洗浴。

冬日的下午，太阳有气无力地挂在
半空，并不感觉寒冷。我们像一群出笼
的小鸟，欢快地上路了。小河边稀稀疏
疏的芦苇，经霜打的叶子早已泛黄了，
却开着一簇簇毛茸茸的小白花，像狗尾
巴似的摇曳着，显示着它别样的生机。
田野里稻子在秋里就已收割，麦子也种
下了，显得空旷静寂，只有成群结队的
麻雀，叽叽喳喳，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小镇标志性的建筑——镇农机厂高大
的烟囱，已然清晰。四五里地，大家在嬉
笑打闹中一会儿就走完了。

镇子很小，格局与我们常见的江
南小镇差不多。一条约三百米的青石
板街市贯穿东西，两边是各式各样的
店铺，这几乎就是集镇的全部。镇西有
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从南向北直通
长江。如遇有长长的船队经过，我们非
得在桥上目送它远去才肯罢休。迈过
镇西的那座大桥，沿河边小路左手转
弯约一百多米地儿，就是镇上唯一的
浴室了。

据说这家浴室是粮管所开的，不
大的院门两边用青砖砌就的门柱上，
写着醒目的白底红字对子：“军民团结
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内容似乎
与环境不搭，却随处可见。

浴室不是每天都营业，一般是每
周一、三、五开门。我们却不管这些，如
若遇到不开，小镇可玩的地方多着呢！
特别是那拐老头所摆的连环画地摊，
就够我们流连一下午了。而且，下次还
有充足的理由再来。

掀开浴室的门帘，一股热浪扑面而
来。卖筹的老伯穿着件单布衫，坐在下
半截隔着木板上半截隔着镂空木格子
的收银间里。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留有
一个马蹄形的小窗口，稍稍踮起脚尖，
我们刚好够着窗口买筹。浴资小孩五
分，大人八分。有时换了位马虎的老头，
我们会买五六根筹，一哄进去七八人。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浴室。外面一
大间，照现在的说法叫更衣室，沿墙根
一圈摆放着整齐的木条子长椅，椅子
上方两三米高的地方钉着一根根间距
相当的小木桩。那是大人们用来挂衣
服的，一般人够不着，需由跑堂师傅根
据浴客的要求用丫叉把衣服叉上叉
下。此项工作绝对马虎不得，弄错了可
不行。两张同样的木条子长椅背靠背
置于屋子中央，那是我们小孩及散客
堆放衣物的地方。反正我们也没什么
好讲究的，胡乱地脱好衣服堆放在一

起就行了。
进入里间就是浴池了，一大一小两

个池子，水泥砌就，简陋而局促。没有水
龙头，也就没有所谓的淋浴。我们几个
总是只往水温刚好的大池子里钻，靠里
的小池子，只有上了年纪的老浴客方有
能耐进入享受，那个温度小孩子是吃不
消的。身上经过秋去冬来的积累，有些
货色了，经浴水一泡，只轻轻一搓，就能
落下一条条粉丝般粗细的泥垢来。浴室
里有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在不停地
忙着，一会儿拎着小木桶去锅炉房打水
倒进池子里加温，一会儿应浴客的要求
擦背助浴。我们当然不需要，平日里各
不相让的小伙伴，此刻正在雾气蒸腾的
池子里相互换工擦背，关键还能省下两
个铅角子，或许日后凑合着还能买本连
环画呢！

临出家门时，大人曾再三关照“洗浴
时间不能太长”。后来才知道是怕我们年
纪小，消耗过多要虚脱，浴场的说法叫晕
汤。大伙儿在浴池中打闹了一阵子，感觉
也差不多了，一个个像鸭子似的上了岸，
身上犹出汗不止，一时穿不上衣服，便各
自在衣服堆旁歇息着，等身上的热气消
退一下再穿。一些老浴客则笃悠悠地半
躺着，不时相互散发着“飞马牌”香烟。对
于烟客来说，当时这个牌子的香烟吸引
力也是不小的哦。这时，跑堂师傅的热毛
巾递得更勤了，有一点小手段的跑堂还
能把热毛巾从老远的地方准确无误地扔

到自己熟悉的浴客手中，既献了殷勤，顺
便也能卖弄一下自己的水平。这些均与
我们小屁孩无关，凉快一会儿后，三下五
除二穿好衣服，准备打道回府。

一出热气腾腾的浴室，才感觉到外面
的寒冷。太阳西斜，只剩下一抹余晖了，我
们急着往回赶，尽管寒风扑面，但我们身
上却很暖和。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位绰号
叫“夜明珠”的小伙伴惊叫了起来，“不好
啦，我少了一条短裤！”我们都感到奇怪，
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浴室穿衣服时，唯
恐落下的他心急慌忙，一条短裤忘穿了，
直到刚才路边撒尿时才发现。大家面面相
觑，讥笑他的同时只能陪着他原路返回浴
室。一进门，卖筹的老伯便知我们的来意
了，里面的跑堂师傅已把遗留在长条椅子
上的破短裤放在卖筹处了。

夜色很快降临了，阵阵寒意袭来，我
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不由加快了步
子。离家越来越近了，村口电线杆上的高
音喇叭正在播放高昂激越的檄文：“一切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
我到家时，母亲早在门口张望等候，堂屋
里15瓦的白炽电灯昏黄的灯光下，瓷口
大碗满满的白粥和新腌的咸菜萝卜干，
已端放在桌上。此时才觉得肚皮着实饿
了，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回忆有时总是甜蜜的。即使在平淡
艰苦的岁月里，生活中也常会有一些快
乐的事情让你铭记心里，永久难忘。小镇
洗浴便是如此。

乡村纪事 / 致远

小 镇 浴 事

一束光柱直射银幕，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